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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与
动态演变的研究

陶　琳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本文基于符号学理论，结合田野调查与媒介文本分析，系统探讨“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与动态演变。

研究发现：“棒棒军”符号借助竹棒、身体姿态等物质能指，构建了涵盖“底层劳动者”“城市精神”与“时代记忆”的

多元所指系统。在城市化与产业升级的动态进程中，“棒棒军”符号经历了职业群体的消逝、社会认知的转向以及与城市

发展互动的结构性变迁。本研究突破了原有的静态分析视角，揭示了劳动符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流变规律，为理解中

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文化的符号再生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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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重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其独特的山城

地貌与码头经济催生了对人力搬运的需求，促成了‘棒

棒军’职业群体的诞生。“棒棒军”手持竹棒、背篓等工

具，穿梭于陡峭街巷，从事货物搬运，其劳动场景成为重

庆独特的文化符号。这种劳动方式是改革开放后城乡人口

流动与重庆山城空间实践的具象化体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棒棒军”的劳动场景逐渐从

码头延伸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其符号意义也随之丰富和拓

展。目前，学界对“棒棒军”及其文化现象的相关研究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从历史学视角来看，重庆特殊的地形结

构催生了“棒棒军”这一非正规职业形态。城乡收入差距与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共同促成了“棒棒军”职业符号的生

成（马春丽，2010），该群体始终保持着传统农耕文明与现

代城市文明的双重联结（麻国庆，2015）；从人类学视角来

看，“棒棒军”的身体符号具有深刻的文化编码。其身体标

记既是劳动实践的产物，也是身份认同的物化表征。闫新新

（2015）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劳动者通过“身体资本”的

仪式化展演，在城市空间建构起独特的“可见性”；从社会

学视角来看，“棒棒军”的社会支持网络与符号互动紧密关

联。冉琼（2021）通过对奉节县四个社区的深入访谈发现，

由政府、媒体和社区构成的“支持符号体系”对该群体的社

会融入度产生了直接影响。肖云与刘慧（2008）的量化研究

则基于对重庆市363名“棒棒”劳动者的调查分析，揭示出

社会保障的缺失致使“棒棒”这一符号被异化为“底层”的

代名词，进一步凸显了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困境；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媒介叙事在“棒棒”符号建构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进行解读，

发现其通过“身体特写—空间位移”的符号链，重构了劳动

价值的现代性叙事（许爱珠、李杰，2018）；从符号学视角

来看，“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宇

（2009）对“棒棒儿”称呼语的语义分析揭示了其作为城市

文化符号的隐喻功能。

综上所述，重庆“棒棒军”群体既是地域文化的产物，

也是社会关系的交织体。然而，现有研究多为静态描述，

忽视了符号随城市转型的意义流变。鉴于此，亟待结合既

有研究成果与当下社会语境，动态剖析“棒棒军”符号表

意系统的生成逻辑和演变过程，为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的劳动符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棒棒军”符号的表意机制

关于“符号”一词，中西符号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清晰

的定义。国内学者赵毅衡（2013）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

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

义”。“棒棒军”作为重庆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2.1物质载体与能指呈现 

“棒棒军”群体的直观物质载体为一根结构简单却功能

实用的竹棒，重庆方言中称之为“棒棒”。尽管其外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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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但这根竹棒却成为“棒棒军”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

显著标识，构成了“棒棒军”符号能指的核心物质元素。

除竹棒外，“棒棒军”的着装亦构成其符号能指的重要部

分。“棒棒军”多穿朴素耐脏的衣物和解放鞋或廉价胶

鞋，与周围人群形成对比，强化了其独特符号形象。“棒

棒军”的劳动场景亦是其符号能指的关键呈现维度。在重

庆的码头、车站、批发市场等人流物流密集区域，常见其

成员肩扛重物、步履匆匆。他们弯腰驼背，借助竹棒将货

物稳稳挑于肩头，在狭窄街巷与陡峭台阶间艰难行进。这

种兼具力量感与艰辛感的劳动姿态，构成了“棒棒军”符

号在动态层面的能指表达，使观者在目睹此类场景时，能

够迅速与“棒棒军”这一概念建立直接关联。 

2.2所指意义的多元构建 

“棒棒军”是重庆地区特指的来自周边农村、以竹棒为

搬运工具的体力劳动者群体。因重庆地形复杂、车辆通行不

便，他们成为了城市货物搬运的核心力量，负责码头卸货、

货物搬运至市场摊位以及帮助居民搬运生活用品等工作。在

重庆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棒棒军”象征着坚韧不拔与勤劳

朴实的精神，尽管面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艰苦的工作环境

以及微薄的收入，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展现出极高的职业

精神。其不畏艰难、默默付出的精神业已成为重庆城市精神

的缩影，集中体现了重庆人民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拼搏奋斗

的“雄起”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重庆人努力前行。

“棒棒军”不仅承载着特定时代记忆，其出现与发展还

与重庆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

善时期，“棒棒军”为城市物资流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

时见证了重庆从相对落后的内陆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转

变，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兴衰变迁。因此，“棒棒军”符号

成为连接重庆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唤起人们对城市发展历

程的回忆及对艰苦创业岁月的怀念。

3　“棒棒军”符号的动态演变

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实践中

不断生成与演变（皮尔斯，201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

与劳动市场的深刻变革，“棒棒军”群体数量逐渐减少，

其符号意义也从典型的职业标识转变为对过往时代的集体

记忆与象征符号。作为重庆独特的民俗文化符号，“棒棒

军”不仅是城市变迁的历史见证与缩影，还在职业群体演

变、社会认知转变与城市发展互动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动

态性特征。

3.1职业群体的消逝

“棒棒军”符号的初始意义根植于其职业属性。20世纪

80年代至90年代，重庆“棒棒军”群体规模达到顶峰，从

业者超40万人，成为城市物流体系的关键劳动力。然而，

随着城市交通改善、装卸运输机械化发展以及物流行业

崛起，传统人力搬运需求锐减，“棒棒军”职业功能逐渐

被机械化运输替代。近年来，重庆主城‘棒棒军’数量锐

减，业务萎缩，群体老龄化严重。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万州区五桥南站和变维大厦周边20

名“棒棒军”的访谈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替

代性的增强与新一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多元化是导致该

行业变化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促使

交通与运输方式不断优化，物流、快递、闪送等现代服务

业的兴起，使得货物运输更加机械化，大幅减少了对人

力搬运的需求，例如十七码头和万州港的货物运输已高度

机械化。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含量

较高的职业，如进入工厂、从事外卖配送或货运司机等，

而非继续从事劳动强度大且收入较低的“棒棒”职业。此

外，20%的受访者指出年龄结构老化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

善是该群体规模缩小的重要原因。访谈对象中，50岁以上

从业者占比达80%，年轻一代加入意愿极低，致使该群体呈

现老龄化趋势。随着农村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部

分从业者选择返回农村，依靠社会保障维持生活。另有20%

的访谈对象认为，该行业劳动强度大且收入低，是促使许

多人离开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背

景下，该群体因无法适应高度发展的城市环境，逐渐被边

缘化并退出历史舞台。

3.2社会认知的转向

在“棒棒军”发展初期，社会大众对其认知多聚焦于

其体力劳动的职业属性，片面地将其归类为城市底层劳动

群体，并贴上“廉价劳动力”“文化程度低”等标签，导

致其在社会地位排序中居于边缘位置。这一时期，“棒棒

军”符号所负载的社会评价相对较低，仅作为城市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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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底层劳动阶层的符号标识，缺乏在社会话语体系中的

话语权及正面形象塑造能力。

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与劳动者权益意识的提升，社会对“

棒棒军”的认知逐渐转变。媒体与文学艺术作品的深入刻

画，揭示了其背后蕴含的勤劳、乐观与顽强等优秀品质，

推动了社会认知的更新。“棒棒军”符号由此从底层职业

标识，拓展为具丰富精神内涵的文化象征，获得了更广泛

的社会尊重与认可，其符号内涵得以丰富与升华。

“棒棒军”作为重庆城市发展特定阶段的历史见证

者，虽未被新一代重庆人亲身经历，但借由长辈讲述与文

化作品传播，形成了带有怀旧色彩的社会认知。在此基础

上，“棒棒军”符号被赋予了城市记忆与乡愁寄托的情感

内涵，成为连接重庆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促使人们对城市

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思考，其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意义

愈发深厚且多元。

3.3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在重庆城市发展早期，“棒棒军”与城市建设紧密相

连，为城市物资流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关键人力支

持。“棒棒军”这一社会文化符号与城市快速建设的蓬勃

态势相互映衬，成为城市初始发展阶段对多元劳动力巨大

需求及原始发展动力的具象化表征，从微观层面直观反映

出城市活力与积极向上发展态势。

在城市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

构向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升级，“棒棒军”传统职业

模式与城市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城市空间规

划更加注重功能分区与交通便利性，传统以人力搬运为主

的物流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城市空间布局。然而，在城市现

代化与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下，城市愈发深刻地认识

到本土特色文化的重要价值。在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中，“

棒棒军”作为重庆独特民俗文化符号，通过多元方式挖

掘与展示，如在重庆民俗文化街区，通过实物、场景复原

等手段呈现其历史文化，融入城市文化体系。在此过程

中，“棒棒军”符号从城市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象征，转变

为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实现了符号意义在城

市发展新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此外，在重庆城市智能化

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棒棒军”群体可能逐渐淡出传统

劳动市场，但其符号在城市文化领域仍将延续并拓展其价

值。借助数字文化产业与虚拟旅游等新兴领域，通过虚拟

现实技术重现劳动场景以及将其形象融入动漫、游戏等数

字文化产品，“棒棒军”符号实现了意义的创新表达与价

值提升，为重庆城市文化的全球传播赋予独特魅力。

4　结语

“棒棒军”符号体现了物质工具、身体实践与意识形态

的复杂关系，从码头挑夫职业形象升华为重庆城市精神象

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棒棒军”符号从码头苦力到城

市精神象征的动态演变，是中国城镇化中劳动群体身份转型

的缩影，也是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生动实践。该研究为非遗

保护与城市记忆传承提供启示，未来可关注数字技术对劳动

符号的再编码，探索传统文化符号的创新表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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